电视散文《我与地坛》

燃烧的太阳

———评电视散文《我与地坛》


在生命最灿烂的季节，他双腿残废；当辉煌的成功就要走进他的时刻，他至爱的母亲却永远地合上了疲惫的双眼。这样的人生苦难经由史铁生咀嚼，竟焕发出神奇、瑰丽的光彩，痛苦让他如此美丽。电视散文《我与地坛》又一次让观众重温了史铁生凄苦而美丽的一生。


电视散文的意境往往是通过精美的构图和画面来获得的。镜头的写意性使观众不仅能够从中欣赏摄影师的造型，也可以从中悟出画面的言外之意与作品表现的内涵。本片一开始，画面上是小巷里一个人（中年史铁生）走动时看到的生观镜头。此时的画面是彩色，季节是冬天，第一人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画面上的“我”看到的是运动的太阳，这一情景本身就具有写意性，它其实是为了表现史铁生在边走边看。文中提出“等了我四百年”也具有写意性，而“狂妄的年代”正表达了史铁生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本片中的第一个镜头是坐在轮椅中的史铁生，画面中的季节是冬天，画面接近消色，草木凋零，给人一种大自然的凄凉感，一切处于休眠状态，所表达的意境正是那时的史铁生处于休息状态，他安静了。画面中除了史铁生没有任何人，这说明他脱离了整个世界，显得孤独绝望。史铁生照镜子时采用了虚焦，使镜中的自己模糊不清，显得迷离，表现了史铁生对生活的迷茫。母亲走后，史铁生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在地坛中宽阔的院子里游荡。广阔的天地更加突显史铁生的心胸已经变得开阔，却又十分孤独。本片快结束时，在镜头中同时出现了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他们象征着史铁生年龄虽然大了，但因为仍有希望与梦想而年轻。


电视散文《我与地坛》除了运用画面的写意性来表现作品外，还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一开始就运用了从现在时回到过去时，又回到现在时的平行创作手法，一条线是现在已到中年的“史铁生”，一条线是坐在轮椅中的青年“史铁生”。本片中选择走路的人来扮演史铁生自己，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色彩上，青年“史铁生”的画面为彩色，中年“史铁生”的画面为消色，这使得画面的跳跃性比较大，主要倾向于自然性的色彩，而较少用夸张性的色彩。在用色彩处理时空上，通过高、低调和彩色黑白影调的变化来实现优雅中见真情，比运用正常色调更富有朦胧感和意境美。片中在叙述母亲时，作者的情感表现是真实的，而对母亲本身画面的展现却是模糊的，全部运用虚实不停变换的处理方法。这种虚实结合，寓意母亲已经去世了。把母亲与儿子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说明母亲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儿子。母亲去世后，史铁生一人在芦苇边扔石头，此刻响起的鼓声是虚的，似乎为了说明史铁生心里的不平：他找到路了，母亲却不在了。在他最苦的时候有母亲陪伴着，在他要走向辉煌的时候母亲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或许就是宿命。


《我与地坛》这篇电视散文，通过两条线索—中年的史铁生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将史铁生那悲惨凄苦的一生真实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同时，也让观众了解到了史铁生凄美的一生。尽管下肢瘫痪后他沉沦过，但却最终变得坚强，对生命有了自己特殊的感悟。他用笔，写出了伤残者生活的困境和精神的困境，又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并由此上升为普遍的生存价值。



评析

《我与地坛》是一篇很经典的电视散文，是编导类艺术考生复习必备的一部电视片并且，著名作家史铁生在2010年底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影响了当代文坛几十年的精神巨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所以，《我与地坛》这部电视散文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这篇学生习作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结构比较明晰，层次感也很好，语言运用上也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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